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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并参与中国“厕所革命”已有 20 多年。
虽然现在“革命”仍未完成，但是情况比当年要好
很多。

上世纪 90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
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报道文章数以万
计。1994 年 8 月，国家旅游局对全国旅游公厕满意
率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海外游客的满意率仅为
10.4%，不满意率为49.4%。有外国游客调侃说：“中
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共厕所却臭名远
扬。”“连厕所都搞不好，还搞什么现代化？”

1993年底的时候，北京市的公厕约有5.7万座。从总
体数量上看，可谓世界之最。但是，由环卫部门管理的
6800多座公厕，只有不足30%的位于街道和公共场所，
而在主要街道和繁华地区的仅200余座，其中长安街上
仅有3座，其余70%以上分布在胡同和街巷内。居民居住
区公厕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当时联合国一份资料表明：
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数量居世界末位。

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首都公厕的质量。国家关于
厕所的四类标准：一类、二类要做到有独立便器、洗手
池、整容镜、全天保洁、专人管理。三类、四类是沟槽
式，有隔挡设施的为三类，无隔挡的为四类。据当时统
计数据显示，北京全市大街小巷，一类公厕50余座，二
类 70 余座，三类 750 余座，其余都是极为简陋的四类
甚至不上类的公厕。也就是说，达到三类以上标准的
只占公厕总数的10%。

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和飞速发展的经济，探索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已成为摆在全国各大城市面
前的共同课题。

1994年4月，由我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以
“北京的公厕亟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
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为题，在《北京日报》
连续载文，探索公厕改革的途径，呼唤一场全民动员
的公厕革命。1994年4月至7月，课题组又研究制定了

《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同年11月15日，大赛
截稿，课题组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和美
国、澳大利亚的作品340多件。参赛人员有科技人员、
管理干部、工人、部队战士、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当中，
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75岁。

公厕设计大赛在我国尚属首次。它旗帜鲜明地
倡导了“公厕革命”这一现代文明概念。正像美联
社、路透社等国外新闻媒介所评论的：首都城市公
厕设计大赛“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形象的一次胜利”。

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政府对厕所问题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延边考察就
再次提到了“厕所革命”。
从城市到乡村，“厕所革
命”再次回归人们视野，
中国厕所状况的改善再
度迎来机遇。

（作者为首都文明工
程基金会执行会长兼
《文明》杂志社长）

中国厕所简史

距今五千年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遗址里发现的一个土坑，被视
作中国厕所的起源。

周代，厕所被称为“井溷”。“溷”原专指猪圈，至秦汉则兼猪圈
与厕所两重含义。

古时对厕所的重视，起于秦汉，盛于唐宋。
秦汉时，厕所分蹲、坐两式，区分男女，并有隔断。汉代尤为重

视隐私和使用的方便，并增添了通风设计。唐朝专设“司厕”的官
员。进入宋朝，汴梁等大都市的公厕已具行业性质，有专人管理。清
嘉庆年间出现了收费公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上下建厕所、管粪便、除四害。
上世纪80年代，以筹备亚运会为契机，中国拉开“厕所革命”序幕。主

要从卫生防病角度入手，以改变厕所“数量少、环境差”的现状为目的。
90年代，在厕所质量上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厕的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新世纪，厕所的设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材料环保、节能节

水的理念开始成为共识。“厕所革命”被各省市纳入旅游发展规划，成
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

小事情是个大工程

中国“厕所革命”的

30年故事
赵静静 陈振凯 刘 康 刘居星

1986年，他开始当记者。
巨变中的京城，新信息如喷泉，不少记者喜欢跑会场。而

他和几个哥们儿却从1993年起，忙着“跑厕所”，调研“臭不
可闻”的民生课题，着迷“公厕革命”，并将其定位为“文明工
程”。

坐在北京广渠门大街90号4楼办公室，首都文明工程基金
会执行会长兼《文明》杂志社长、“中国公厕研究第一人”娄晓
琪，常想起当年在《北京日报》工作的时光。

“鼻子就是通往厕所的路”：“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
国的公共厕所却是臭名远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有关中
国厕所的“流行语”曾让国人汗颜。娄晓琪记忆犹新。

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喊“厕所革命”，距今已30多年。这
期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展，新农村建设突飞猛
进，但厕所这个小问题依然在困扰着国人。

而今，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提及农村的“厕所革命”以及国家旅
游局倡导的“旅游厕所革命”，“厕所
革命”这个一度被遗忘的词，再一次
强势回归人们的视野。

这一次，中国能否完成30年前已
开始的“厕所革命”？能否找回被国人
遗忘的“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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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30年“厕所革命”，仍未完成❶ 30年“厕所革命”，仍未完成

❷ 五千年文明，被遗忘的“厕神”

❸ 未来：如何延续厕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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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虽然是最近 30
多年才提及的新词，但中国的厕
所文化却渊源流长。五千年前，
西安半坡村的氏族部落，不知谁
刨了一个土坑，那就是中国最早
的厕所。

有关厕所最早的书面记载出
现在西周，《仪礼·既夕礼》曰：“隶
人涅厕”，即奴隶挖坑厕，主人负
责填满，周而复始。可能为了减少
挖坑的频率，春秋时代，奴隶将坑
挖得很深，一般“垣高十二尺以
上”。秦汉时期，厕所开始改进，出
现了蹲式和坐式，划分男女厕所，
两个左右并列，其中一个便坑前
有尿槽，另一个没有，尽显现代风
格，而且还出现了最早的水冲坐
式厕所。除了花样多，为了既养猪
又积肥，较为普遍的是厕所和猪
圈并排而建。

到了更加开放和繁荣的唐
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

“右校署令和丞”等。宋代，厕
所也跨界到商业范畴，由于农田
施肥的需要，出现了专门经营

“粪业”的人——“倾脚头”。
明末清初，城市公厕变多

了，却开始收费了。清嘉庆年
间，若想进公厕，“入者必酬一
钱”，虽会附赠两片手纸，还有
免费书籍供阅读，并广告此处乃

“洁净毛 （茅） 房”，但很多人还
是选择了“当道中便溺”。直至

清朝末年，朝廷开始禁止随地便
溺，使得上述情况稍有改善。

民间还有“厕神”的传说。
“厕神”的源头，据传可以追溯
到上古神话。而民间比较流行的

“厕神”又名紫姑，来源于南朝
宋 刘 敬 叔 的 《异 苑》。 书 中 记
载：紫姑是个美丽的小妾，但彪
悍的正室对其羡慕嫉妒恨，“每
以秽事相次役”，使孱弱的紫姑
最终劳死在厕所中。天帝怜悯这
个可怜的姑娘，便以其去世地点
封她为“厕神”。但“厕神”却
是不管厕所的，而是“能占众
事，卜未来蚕桑”。唐宋时期很
盛行元宵时节“迎厕姑”，也许
是因为之后的“当道中便溺”，
使得紫姑无处降落，又不似日本
的“厕神”管生育和发财，这个
风俗逐渐退出了元宵节的例行节
目，“厕神”紫姑也逐渐被国人
所遗忘。

我们的“厕神”在陨落，西
方却逐渐用技术开启了19世纪的

“厕所革命”：40年代，汉堡出现
了用河水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
50年代，伦敦出现了世界上第一
个抽水马桶的公厕。而那时的中
国，紫禁城里根本不知世界还有
抽水马桶这件事，只知道会有粪
车从“后门”出没。中国农村的
厕所基本就是“一个坑，两块
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时间回到上
世纪80年代。

那 时 ，不 论 是
对中国人还是外国

人，如厕这件事都是一
个挑战。当时的厕所条

件简陋，基本是无隔挡的
集体上厕所模式，几堵围

墙，一排蹲坑，臭气熏天。胡
同巷子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

是常事，冬天尿液结冰，夏天臭
味弥漫，附近居民戏称通往厕所

之路为“尿尿路”。
当时外国人来中国上厕所的体

验就是4个字——哭、笑、叫、跳。哭，
恶臭让你泪流满面；笑，众人一起蹲
坑，面面相觑；叫，夏日里厕坑里的
蛆不停蠕动，让人惊叫；跳，脏水弥
漫，立足之地甚小，跳跃着上厕所。
即使这样，能及时赶上空位还是件
幸运的事，很多公厕外一到早晚高
峰期都排着长龙。

为了解决这一尴尬，借助1990年
亚运会举行的东风，北京开展了一场
浩大的厕所整治行动，即“厕所革命”。
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9年，北京共
新建、改建公厕1300多座，改建通下
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厕面
积 1.6 万平方米，增加坑位 3300 个，
6000多座公厕基本上实现了水冲。全
国很多地方也紧跟北京步伐，包括在
广大农村，也积极推行符合当地环境
的卫生厕所，比如山东的“三通沼气
式”、河南“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
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
的“三格式”厕所等，中国的厕所问题
开始有了缓解。

而在国外，同期，菲律宾政府
鼓励在城市建造带化粪池的水冲厕
所，并在 1982 年至 1990 年分期实
施农村厕所改良计划。1985年，基
于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没有公厕，
或者即使有公厕也肮脏得无法使用
的状况，日本成立了著名的“日本
公厕协会”。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城市扩
张，人口增长，厕所依然在拖后
腿。

目睹这一切的娄晓琪告诉本
报，虽然那时厕所问题凸显，大家

却都不愿意谈这事，因为中国人自
古只重饮食，而对“出口”之事却
不怎么理会。

这位长相年轻的北方汉子，28
岁时就被朋友戏称为“掉厕所里的
娄晓琪”，开始执着于厕所这个看
似尴尬的问题。他开始找很多人去
谈厕所问题，但大家反问他：厕所
不臭哪臭啊？好像中国的厕所本就
该如此。娄晓琪就继续问，那能不
能让它不臭？一个清洁工回答说：
不能啊，因为它设计不合理。

一语惊醒梦中人，娄晓琪忽然
开了窍。中国的厕所从来没有考虑
过设计，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大会
堂、军事博物馆需要设计，而厕所
不需要”。更重要的是，厕所的建设
没有任何规划和标准，这也就意味
着没有什么制度或法律法规作保
障。“没有标准规定，也就不会有人
想到这个问题，只有严重时才会有
人提及。”娄晓琪无奈地摇头。

1993 年 3 月，娄晓琪牵头的首
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对北京长期存
在的公厕问题展开调研 （详见本版
文 章 《 我 所 亲 历 的 “ 厕 所 革
命”》）。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公厕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的规划研究
课题，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也
是罕见。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
——运作机制掣肘、经济发展水平
制约、社会文明意识缺陷和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观念滞后，并在《北京日
报》等媒体展开讨论，发起“首都城
市公厕设计大赛”。

新世纪以后，中国城乡“如厕
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已基本解
决，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4
年，中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 1993
的7.5%提高到了76.1%。但如娄晓琪
所言，厕所依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
短板，关键是观念和意识问题。在很
多城市，厕所建设还没有纳入城市
规划环节且总体技术应用水平落
后，卫生水平不高，水电耗费严重。
而在广大农村，尤其在北方农村，仍
以收集式旱厕为主，很多不合格、不
卫生。此外，公民文明如厕的意识还
有待提升，如厕不文明导致中国公
民出境旅游时饱受诟病。

中国有五千年的厕所文明，
为何如今会频现厕所问题？难道
只因一个传说中的“厕神”被人
淡忘就使厕所文明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中国是农耕社
会，尊重农业生产是最基本的社
会共识。过去皇上也是农民，也
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皇家的便
溺也是要拉去郊区进行施肥。中
国的农民，撒泡尿都得跑自己地
里。”娄晓琪说，“但过去人与自
然是一种融合的和谐状态，这个
问题不突出。现在经济和城市的
野蛮发展，打破了这种自然的融
合。因此厕所问题是复杂的发展
问题，是多层次的融合性问题，
需要系统解决。”

由此可见，“厕所革命”不单纯
是厕所建改与资金投入问题，它更
是对人的尊重，对妇女、儿童和老
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时代文明
发展等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一座
厕所的设立，涉及到城市的管网规
划问题，包括上下水工程，很多地
方先天不足，却不想从根本上改
变，因为他们还没有将厕所建设作
为新区建设的标配。

而一些已建起新式厕所的地
方，却不重视管理，管理体制机制
不完善，完全违背厕所运营“三分
建设、七分管理”的原则，导致金玉
其外败絮其中。在新技术应用上，
我国厕所的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

后，“节水厕所”等国外最新技术也
未得到广泛应用。

曾经为了看透厕所问题去读
研、读博的娄晓琪，对此有着自己
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观念上要重
视，相关体系制度要设立，要具有
前瞻性。各地应着力把厕所建设作
为民生工程、惠民工程，将其纳入
城市建设、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
总体规划之中，作为新时代的文明
工程，作为新建城区的重要指标。
同时，重视厕所设计与城市规划的

有机融合。其次，注意基础性，借助
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建设等平台，
形成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高效、长效
机制，其建设应与环境相适应，不
可奢华，但不可简陋，以干净和与
环境相匹配为基本准则。再次，厕
所运营模式也可以有新探索，特别
是在建设资金筹措等方面，应鼓励
多元参与，既保证厕所的公益性
质，又确保建设维护的可持续、长
效化、机制化。

当然，“厕所革命”也是个技
术活。我们还需紧跟时代潮流，
不断创新技术，积极采用新技
术、新材料来建设厕所，推广真
正因地制宜、节能节水、可循环
运转的新型厕所。

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马桶
计划也许是个很好的启示。2011
年，盖茨基金会启动了他的“马
桶重建计划”。这一计划面向全世
界约2.6亿没有下水道系统可用的
人们，旨在通过技术升级，建设
不用上下水，不用接电，建造、
运作和维护总费用人均每日几美
分的马桶，以提供低廉、卫生、
可持续的如厕服务。

目前这一计划也在中国展开。
从 2013 年开始，盖茨基金会与北
京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厕所创新大
赛-中国区（Reinvent the Toilet
Challenge，RTTC-China）项目，
大赛组委会也与政府部门进行了

联合，商务部、科技部、卫计委等部
委代表是其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交
通部也参与其中，期望能将成熟技
术加以利用。大赛面向具有创新能
力的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非
政府组织（NGO）等法人单位征集
创新提案。2014年，清华大学等团
队的提案获得研发资助金，将进一
步完成推广应用前的可行性试验。

30 年 后 的 今 天 ，“ 厕 所 革
命”仍然在路上，向着城乡更偏
远、更分散、更底层的角落挺进。


